
人与自然

夏天的乐趣是从傍晚六七点开始
的。火辣辣的太阳终于收起了锐利的
光芒，炽热的空气慢慢渗透出一丝微
微的凉气。最先出来追凉的是蝴蝶，
它们自由快乐地舞动灵巧的翅膀，在
我们胡同里飞翔。

蝴蝶一跑出来，我也要举起大扫
把追凉了。大扫把扑到蝴蝶后，放到
院里槐树下的蚊帐中，让它们去吃蚊
子，给我们带来清凉和好梦。

奶奶笑眯眯地摇着她的大蒲扇，
跟在我后面，后背上就吹来一阵阵温
柔慈爱的凉风。母亲早做好了晚饭，
摆在了槐树下的小木桌上。她坐在桌
前，也拿着一个大蒲扇，为桌上的稀饭
花卷送来凉风。

吃过晚饭，母亲擦干净桌子，父亲
抱来泡在井水里一下午的西瓜，凉气沁
人。后来读到汪曾祺在《夏天》中写：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
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
凉的。”才知道这种古老的追凉方式，简
单拙朴，却原来是这样的有诗意。

这时候，天上已经闪烁着星子
了。院子东北角上的茉莉花幽静清
香，影影绰绰地映在地上。一家人捧
着凉凉甜甜的西瓜，边吃边悠闲地聊
着家常。

我吃了一块，只听从胡同西口传
来一阵阵快乐的笑声，就再也坐不住
了，想着要出去追另一种热闹的清凉。

胡同西口有一棵古老的大柳树，
树冠粗壮，枝丫蓬勃，叶片浓密，这里
是邻居们纳凉的地方。胡同里的刘爷
爷是镇中学的老教师，很有学问，年轻
时走南闯北，有一肚子好故事，胡同里
的小孩子都喜欢围着他，央他讲故
事。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和刘爷爷约
好，吃过晚饭，就到老柳树下听故事。

父亲早看出了我的心思，一摆手，
让我赶快去。奶奶也说，去吧去吧，别
错过了精彩。

刘爷爷每天晚上只讲一个小时的
故事，像说书人一样，讲到精彩处，总
要戛然而止，郑重其事地以“请听下回
讲解”结束。我们总是意犹未尽，热烈
地讨论半天故事里的人物，才肯散去。

有时天气闷热，院子里一丝风儿都
没有。我们用力摇着大蒲扇，依旧热得
睡不着觉。门响了，前面的邻居大妈带
着小女儿来邀我们去荷塘边乘凉。

荷塘在胡同的东边，出了胡同往
东，不到百米。荷塘很大，一枝枝粉色
的花朵立于田田的荷叶之上，婉约沉
静之中有着无边的气势，守护着我们
这个小小的镇子。很多初次来我们镇
上的人，都惊叹这满塘荷花的辽阔之
美。而我们镇上的人都看惯了，美也
就变得习以为常。

荷塘在盛夏最暑热的那一段时光
却成了小镇人眼中的宝地。密密叠叠
的房屋楼宇院墙挡住了清凉的风，自
家院落里就越发地沉闷，热气滚滚，而
荷塘边清凉的水汽、幽幽的荷香，让人
心旷神怡，这里也就成了小镇人追凉
的最佳地方。

门吱呀一下又响了，是对门的赵
奶奶也过来邀我们去荷塘边纳凉。一
群人嘻嘻哈哈、浩浩荡荡，快乐地出发
去追凉。父亲和母亲走在最后，他们
把我们院中槐树下撑着蚊帐的床搬到
了荷塘边。有老人和孩子的人家大多
都会把床搬过去，一来照顾老人和孩
子，坐累了可以躺一会儿；二来蚊帐里
可以避免蚊虫叮咬。

有时候，荷塘边凉快极了，我们就
闹着不愿回家，干脆就在荷塘边睡
吧。带着荷香的凉风惬意地轻拂着面
颊，数着天上的星星，夏天的夜晚短暂
得像一个美丽的梦，不过才一翻身，就
迎来了新的一天。

♣ 耿艳菊

夏夜追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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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人相比，现在的人真是太
幸福了，一天吃几顿饭全凭自己做
主，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基
本上可以想吃啥就吃啥。古时候，一
天吃几顿饭、什么时候吃，官方都是
有规定限制的，即使是富人，家里有
足够的食物，也得守规矩。换句话
说，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一天
吃几顿饭是一种“政治待遇”。

先秦时期，人们都是一天只吃
两顿饭。据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
一日两餐：第一餐称“大食日”，又称

“食日”；第二餐俗称“小食”。
战国时期，规定更明确一些：一

日两餐，称为“朝食”和“哺食”。第一
餐朝食，时间是日出以后，大约在上
午9点。第二餐哺食，在太阳偏西时
候，大约是下午4 点。《说文》对“哺”
的解释就是“申时食也”。“朝食”和

“哺食”又叫“饔”和“飧”，后来人们以
“饔飧”来称呼饭食。

因为粮食有限，即使一日两餐，
也要因人而异。《墨子·杂守》称，兵士
每天吃两顿饭，食量分为五个等级。
汉代的礼仪则规定：天子一日四餐，诸
侯一日三餐，平民两餐。比如西汉时，
给因反叛被流放的淮南王的圣旨就
专门指出了“减一日三餐为两餐”。

吃饭时间也是不可以随便更改
的，全社会都得严格遵守。《论语》中
讲的“不时不食”，强调的就是进餐时
间。在不是进餐时间用餐，就是越礼
的行为（特别的犒赏除外）。

有文献记载，西汉时期人们早
晨起床洗漱后，在朝食前吃小食，曰

“寒具”，跟现在的早餐差不多。这应
该是一日两餐向一日三餐的过渡。
到东汉时期，一日三餐制基本形成。
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在为《论语·
乡党》中“不时不食”做注时说，“不时”
为“非朝、夕、日中时”，说明东汉已经
以朝、日中、夕为吃饭的时间，大体上
与现代的一日三餐时间相吻合。汉
之后，一日两餐逐渐变为普遍的一日
三餐，且有了早、中、晚饭的称谓。到
了唐代，早餐的“寒具”开始被称作点
心。但一日三餐真正得到普遍推广，
则是到了宋朝。从实质上讲，一日三
餐生活习惯的形成，不仅体现了等级
用餐制度宣告废除，也说明经济真正
实现了繁荣——只有粮食充足了，
才能供得起老百姓一日三餐。

正是三餐制的推行，促进了两
宋都市餐饮业的快速发展。南宋进
士林洪所著《山家清供》写到了宋代
都市餐饮业的繁荣：宋代的酒楼即有

了“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客人就
餐，“不问何人”，一视同仁。店内干
净整洁，餐具考究，新鲜瓜果蔬菜丰
富，还开启了延伸服务——“快餐业
务”和“跑腿代购业务”。比如，客人
要求尽快吃完赶路，酒楼就先上“盖
浇饭”之类的主食；倘若客人想吃别
家的点心，酒楼会派店小二去帮忙
买。一句话，宋朝的酒楼已经有了相
当周全的服务。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
上河图》呈现了当时汴京的繁华景
象：游人络绎不绝，酒楼、茶馆、饭店、
食店和食摊随处可见，佐证了宋代餐
饮业的发展状况。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
生产依然落后，因粮食短缺，相当一
部分农民不得不改为一日两餐。成
年后，尚学民曾多次思考过这个问
题：一天少一顿，相当于节省三分之
一的食物，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一
年下来也是相当可观的量，同时还可
以节省柴火。这对于长年以庄稼秸
秆、干草、树叶等为主要燃料的农户，
也是一项不小的节余。柴火是那个
年代的大事。到现在他还记得雨天
里烧潮湿的柴草被呛得喉咙难受、眼
睛流泪的痛苦。

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家吃饭
是没有饭桌的。有的人家，天冷时候
围在锅台、炕头边，天暖和了就围蹲
在院子里树荫下。菜盛在瓦盆里或
瓷碗里，放在锅台上或一家人中间。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家，并不围在一起
吃饭，而是各人吃各人的，相当于“分
餐制”：端起碗，在菜盆里夹一些菜放
在碗边，端碗的手里夹一个窝窝头或

是一块煮红薯，随便蹲在哪里自顾自
地吃。也有不少人去胡同口或者大
街上的“饭场”吃饭。中原北部农村
几乎村村都有饭场，煞是壮观，十几
人乃至几十人，端着饭碗，或靠墙
根、大树蹲着，或坐在随身携带的马
扎上，也有趁着坡沿席地而坐的，还
有站着的，大家边吃饭边聊天，一幅
其乐融融的情景。大家的碗里几乎
全是粗粮，没有谁觉得难为情，家家
户户都是这样，谁也不笑话谁。

大概是家庭的传承原因，尚学
民从记事起，都是一家人围坐在吃饭
桌前一起吃饭。吃饭桌，如今豫北乡
村大部分家庭还在用，与茶几高低差
不多，桌面约一米见方，基本是小一
号、低一截的八仙桌。配套的小矮凳
不那么整齐划一，有小椅子、小方凳，
也有小马扎，还有高粱叶子编制的草
墩儿，甚至直接用一截两三把粗的木
头做凳子，这叫木墩儿。这种吃饭的
形式就是中国人延续多年的众人围
桌“会食”的传统了。

农民吃饭的分餐形式与古代所
说的分餐制肯定不是一回事。农民
各人端各人的碗，是条件所限，体现
的是农民吃饭的随意性，有饭吃、能
吃饱即可，哪有那么多讲究。古代的

分餐制体现的是上层社会等级制度，
一人一案，根据就餐者的身份地位呈
上不同的食物，而古代平民从来没有
这么多形式。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
土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案面多呈
长方形，长约 1 米、宽约 30 厘米，木
案下方有木条做的支架，高度仅15
厘米左右。出土时，木案上还放有多
种酒具。专家据此推测，4500年以
前就有了以小食案进食的方式，这应
该是分餐制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源头。

还有专家认为，众人围坐在一
起的会食制出现在唐代引进胡人的
高桌、大椅之后。也就是说，高桌、大
椅是中国古代饮食方式变化的重要

“道具”，是它们推进了由分餐制向会
食制的转变。

在豫北农村，延续很久的庭院
或饭场分餐形式早已消失，绝大部分
农户都有了专门供吃饭使用的吃饭
桌，“分餐”变成了“会食”。这应该也
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吧。“会食”只
是形式，饭菜内容才是关键。与大多
数街坊邻居相比，尚家的饭菜还是
稍稍好那么一点点的：早晚饭除了自
制的咸菜和酱豆，大多时候会调个
凉拌菜，蔬菜的品种倒是不少，黄瓜、

菜瓜、茄子、洋葱、小葱、白菜、白萝
卜、豆角、丝瓜、冬瓜、南瓜等，很多都
是生拌，切好放点盐即成。不能生
吃的，就焯水煮熟，再加盐。炒菜的
时候很少，除了缺食用油，锅灶也不
方便——那时候农村很多人家都只
有一个锅灶，炒菜的小铁锅用得少，
用几块砖支着，看上去就是临时的。

那个年代，乡村的孩子也是很
苦的，不仅食物匮乏，还要帮助家长
做家务、干农活。尚学民是老大，从
七八岁开始，上学之余还需要做以下
活计：带弟弟妹妹，割草，做饭。此
外，麦收季节要跟着老师去地里拾
麦；秋收季节跟着母亲到地里锛玉蜀
黍茬；跟着母亲去地里溜红薯；帮助
父母把大堆的红薯下到地窨里；参与
加工红薯干；等等。还有一些不确定
的活计，比如用平车把粮食送到磨
坊磨面、磨糁。

中小学生拾麦，是“必修课”。
夏收秋收时候，学校是要组织学生参
加生产劳动的。低年级的学生做诸
如拾麦、摘棉花等这样力所能及的
活，高年级的学生则可以参加割麦、
杀玉蜀黍、锄地。农忙时
节，大人小孩都得上地，谁
也别想在家里歇着。 27

连连 载载

孤独、美、诚实、感激、疼痛、勇气、
命运、拒绝、心碎、拖延、天赋、害羞……
这 52 个关键词，刻画了我们人生的模
样，你怎样理解它们，就度过怎样的人
生。我们的生活被语言界定。遗憾的
是，那些日常中我们最常用的词语，它
们原初的真意已被蒙蔽，一如人们总是
忘了初心。在《慰藉之书》之中，诗人、
哲学家大卫·惠特选择了 52 个词，以深
刻的洞察与智慧，重新发掘它们被遗忘
的内涵。他敲击每个词语，打开它们内
部的秘密小径，带领读者从千篇一律的
日常表层，下降到宝贵的心灵矿脉；从
逼仄不安的自我走出，与更深阔的人生
可能性相连。

该书是对改变和拓宽我们生活视
角的邀约：痛苦与欢欣，诚实与愤怒，忏
悔和脆弱，被萦绕的期待和逃离一切的
渴念，人生的每一种情感、每一处困境，
都有它们可被接纳的理由以及潜藏的
转机。人生并非只有激流勇进。当你
的心感到疲倦，不妨回到那些普通而重
要的词语，重新界定它们，重新出发。

作家最奇妙的体验之一，就是那些
原本只属于自己的深刻而孤独的隐秘
时刻，被语言捕获后去到世界遥远的角
落，和完全陌生的人相遇，甚至走进他
们心灵的最深处。《慰藉之书》就是以这
样一种私密甚至秘密的方式开始的，却
奇异地成了世界各地读者喜爱的书。

荐书架

♣ 青 豆

《慰藉之书》：发掘常用词语被遗忘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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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传俊

地头瓜庵
在幼小的我的眼里，家乡地头的

瓜庵，分明是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笔
下的小木屋，对我很有诱惑力和吸引
力。瓜庵好像能来回走动似的，前年
在离村庄稍远一点的西洼，去年在离
村庄近一点的南岗，今年又在离村庄
更近一点的西沟。瓜田选定在哪里，
哪里就有瓜庵的身影。

那个年代，村里大多是清一色的土
坯茅草房，鲜有青砖蓝瓦房。村外的场
房屋，也是茅草房。除此之外，再没有
值得炫耀的建筑物了。而瓜田里的瓜
庵，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它披一袭神
秘面纱，成为我心目中的一座圣洁殿
堂。早晨，太阳还未跃出地平线，瓜庵、
瓜田、圆滚滚的西瓜，都被朦胧的雾霭
笼罩着，美轮美奂，如梦如幻，和我想象
中的童话世界里的画面一样逼真。

瓜田是预先遴选好的。到了“种
瓜点豆”时节，村人称有种瓜经验的

“瓜把”，就把瓜种丢到了比庄稼地打
理得更细致的瓜田里。瓜田里较宽的
地垄，有的种西瓜，有的种打瓜，有的
种甜瓜。若想在哪个地方搭瓜庵，自
然就叫这地儿先闲下来。瓜种露芽
了，分叉了，拖秧了，吐须了……好像
从脑海里奔涌出来的一首首抒情诗、
一幅幅油绿的画。

瓜秧拖到一定长度，开始搭瓜庵

了。瓜庵是长方形的，前后各用两根
木料交叉拧在一起，每根木料上部都
露出一小截，下端斜栽入地下，其上用
一根檩条压在前后木料的交叉处，和
交叉的木料捆绑在一起，成为整体牢
固的屋坡架。然后用一根根草绳的上
端在檩条上系结实，下端就势斜着下
垂，绑在楔入地下的木橛子上。如此
往复，草绳斜扯好后，再将草苫子之类
系在上面，瓜庵的雏形乍现，成了“瓜
把”临时遮风避雨的家。

过不几日，远远望去，瓜庵上亮了
一层绿。那是“瓜把”事先埋下的长豆
角、小葫芦、眉豆角的种子，等瓜庵搭
好后，在一个清晨将它们拖出的秧，引
到了瓜庵上。瓜们开花了，是开在瓜
田里的。长豆角、小葫芦、眉豆角也次
第开花了，是开在瓜庵上的。瓜庵上
白的、紫的、黄的花儿，一只只、一串
串，干净净亮闪闪，妖娆多姿，立体感
特强，令人陶醉。整个瓜庵被色彩斑
斓的花儿护卫着、烘托着。

瓜田里藤蔓上的花落后开始坐
胎。艳阳日、阴雨天、晨曦、日暮……
无时无刻，瓜胎在朝着人们期望的颜
值忘我地生长发育，竭尽全力展示风
采，将浑身魅力发挥到极致。如果说
瓜庵上的果实遮遮掩掩，隐藏着小家
碧玉般的娇小玲珑，那么，瓜田里的果

实袒胸露乳，具有男子汉大丈夫的翩
翩风度。秧在风和光的簇拥下延伸，
瓜在芝麻饼的作用下酝酿香甜。

瓜种植入土里到瓜成熟，瓜田是
从不浇水的，全靠自由落雨沐浴。瓜
秧根本不看变化多端的天气脸色，自
始至终一意孤行、手脚并用地生长
着。瓜秧经历的困厄太多，日照时间
也长，还有头顶草帽的“瓜把”整天用
明晃晃的瓜铲压藤蔓、掐旁岔、打顶
尖、薅草、逮土蚕等的悉心护理，结出
的瓜成熟后格外香甜，吃到嘴里如同
蜜汁往胃里流。甜瓜，黄皮的面甜，青
皮的脆甜。花皮打瓜个头小、皮薄，有
的红籽、红瓤，有的黑籽、黄瓤，汁水的
甜一个赛似一个。用右手拇指甲从中
间掐一圈，再用拇指内侧转着一磕，随
着一声“刺啦”成了两半。这是儿童的
最爱，捧起一半用勺子挖着吃，有的干
脆用小手掏着吃，手指与打瓜皮接触
的“沙——沙——”声，动听、诱人。吃
相狼吞虎咽、酣畅淋漓，似贪婪状。

“卸”西瓜时，“瓜把”搬起这个用手
掌拍拍，搬起那个用拇指和中指对接后
弹弹，判断是几成熟。他面带微笑，脚
步稳妥，动作轻缓，节奏明快，恰如与相
处了几个月的伙伴最后“话别”。西瓜
圆的像弥勒佛的肚子，长的犹如枕头。
不论是翠绿色、青黄色、深绿色，还是熟

褐色、黑棕色不规则的条状花纹的外
皮，内里都包裹着一个“甜”字。长长的
薄薄的铁片西瓜刀，从西瓜中部“叭”地
切开，霎时，滋润了农人的生活。

瓜田里的瓜自种自吃，专门用来
犒劳汗珠子掉在地上摔成八瓣的父老
乡亲。因此，只有在酷暑难当的盛夏，
汗流浃背的众乡亲才有了难得的“奢
侈品”，才有了与他们形影相随的黄土
地的阔绰馈赠，才有了一年一度的“口
福”。虽不售卖，但当他乡人路过此
地，正值饥渴难耐时，“瓜把”就会热情
地把“路人”让进瓜庵歇息，紧接着到
瓜田挑选上好的瓜奉上。浓浓的乡
情，倏忽飘荡在瓜田。

前天蒸热的傍晚，一晒黑了皮肤、
周身疲劳的中年男子，拉来一车西瓜在
小区门口叫卖，攀谈中一个画面重现脑
际。那年7月的一天中午，我从家乡的
西岗干活回家，路过西沟那块瓜田，瓜
田里袒露着发光的西瓜，瓜田东面是腰
间别着棒槌似的、吐着彩缨的玉米，南
面依次是开着小白花的芝麻、绣了穗的
谷子、顶着穗头还未晒红的高粱……一
派丰收在望的景象不约而同扑入眼
帘。家乡的田园风光原来这般美丽！
坐落于瓜田北头的瓜庵，正居高临下、
目不转睛注视着这一切，也像处于幻想
年龄段的我正注视着它一样。

入伏后，蝉在树梢上振翅高唱，此起
彼伏，尽情讴歌盛夏美好。

蝉 声 吵 醒 午 梦 ，身 旁 小 孙 还 在 酣
睡。披衣起床，阅读《资治通鉴》两章后，
不觉老眼昏花。遂下楼抽烟，蝉在树上
叫得正欢。

老夫聊发少年狂，突发奇想，何不捕
一只蝉逗孙子开心。仔细寻找，果然有
只蝉趴在树枝上。急忙回家，折一支扫
帚上的竹枝，去掉枝叶，用透明胶带挷在
竹竿上，然后开始制作面筋。制作面筋
可是个功夫活，用碗和面揉成团后放入
水盆中，反复用手捏挤，去掉面水，最后
的精华就是面筋了。

万事俱备，只欠捕蝉。扛着竹竿来
到小树林，寻找半天也没发现那只蝉的
踪迹，心想是不是小鸟把它吃了？众里
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蝉还在原位
处。只不过它的颜色与树枝的颜色几乎
分辨不出来，伪装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终
未逃过人眼。

兴奋不已的我，举竿去粘却没粘住，
蝉却没飞走，只是移动了位置。急忙检
查面筋，原来时间过长，面筋干了，已没
有黏性。去掉皮捏了捏，面筋粘住了我
的手。折回西边，升竿去粘，这次又没粘
住。蝉仍然没飞走，又移动了位置。

炎炎酷暑，汗流浃背，屏息凝神，用
力再粘，蝉大叫起来，我知道它中招了。
面筋这东西很鬼，蝉越挣扎粘得越紧。
收竿那一瞬间，有一种钓到鱼起竿时的
兴奋与快乐。

抓住它匆匆往家跑，叫醒孙子：“爷爷
给你抓到一只蝉。”孙子看见蝉后，欢喜无
比地说：“爷爷，你快把它装到瓶子里去。”
我把它装进一个空矿泉水瓶里，蝉乱蹦却
蹦不出来，孙子开心得手舞足蹈。

儿媳见蝉后，心疼地把它从矿泉水瓶
里取出放到绿植上。儿子见之说，这是老
爹的童趣。老伴说，你都六十多岁的人
了，还玩小时候的游戏。我一笑了之。

突然，这只蝉在绿植上高唱起来，引
来同伴飞到纱窗上对唱。窗内窗外两蝉
一唱一和，好不热闹，惹得全家人大笑。

笑后沉思，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
每个家庭都其乐融融，何愁华夏不山河
锦绣、国泰民安。

是夜，月色如银。与孙同榻，不知孙
梦见那两只蝉否？

百姓记事

♣ 井口照

伏后捕蝉

灯下漫笔

♣ 韩心泽

人生几何
我从小便害怕学数学，高考数学

也没突破40分大关，拖了我一生的后
腿儿。但这种屈辱，却没有影响喜欢
胡思乱想的我，对数学产生另一种兴
趣或说好感。

兴趣之始，始于几何，对几何之兴
趣，始于直线。直线让我着迷，则因为
其特性：没有端点，向前后无限延伸，
长度无法度量。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几何空
灵如诗韵，深邃如圣哲。

随意画一条直线，就可以把历史
与未来抛进无始无终的虚无与苍茫！
一条直线，足以让时空无解，让宇宙洪
荒。而我们的一生，不过是在这条直
线上截取的短短一段线段，生死两点
之间，作为农家子弟，尤当努力刻画好
这线段上的分分秒秒。

接触几何的初中，也是对友情渴
盼、对爱情朦胧的人生花季，我喜欢上
了平行线永不相交却相望相守到永远
的坦诚与温暖，也感慨于相交直线在
短暂纠结后便渐行渐远、相忘于江湖
的决绝与洒脱。

在这样的喜欢与感慨中，青春也
在许多可望而不可即中惆怅，这时，捉
摸不定的函数图像，竟也使年少的我，
获得某种思想上的超脱。

我们可以把反比例函数抽象为函

数图像，在这个图像中，双曲线无限接
近于x轴与y轴，但永远不会与坐标轴
相交。就像面对知心人或对未知的探
索，知心人何必一定深交；未知的前头
还是未知才会让探索趣味无穷。那种
无限接近但彼此却永葆自己空间与本
真的感觉，往往更让人心动不已。

终于离开校园，进入社会，有些感
性的我，性情中却迟迟祛除不了学生
时期的单纯，总是渴望世事如角1等于
角2，角 2等于角3，所以角1便等于角
3般的易于解析判断。但经历得越多，
学到的所谓人生道理越多，你会像小
学上到初中，初中升到高中一样，感觉
这世间的难题也越来越多。面对这越
来越多的难题，只能慢慢学会调整心
态、放平心态，由着一些难题成为不了
了之的无解之题。况且人这一辈子，
也是一场场到了时候必须交卷的考
试，真交了答卷，备考时的煎熬也就尽
数解脱。而且步入中年的自己，也在

一点点看淡一次次人生考试中的那些
低分或失败。

但还是停不下来这样的思考：有
了已知条件，利用适用的定律，我们曾
在高考前夕刷爆破解了无数道难题，
为什么我们生活其中的世事常常让我
们感觉那样纷纭纷扰？

立足于已知就能求索未知，依据
确定就能推断不确定，这是数学的逻
辑。但我们所处的却是一个众声喧哗
的浮躁世界，能确定的是条件，永远不
能确定的是人心，是亿万总在犹疑不
定、浮想联翩的人心，得用一秒钟多少
次运算的计算机，才能解得无数复杂
人脑的最大公约数？

为什么你总觉得这个社会经常遇
到1+1不等于2的事，就是因为社会的
复杂程度与每个人要面对的无限可
能。你看到的1往往只是事物的一个
方面，事物的很多方面你都没看到或
没能力看到，也就没有被带入算式，我

们得出的答案自然不对。
人心复杂，带来了社会的复杂，如

果任由这样的复杂无限复杂化，万丈
红尘随时随地会永堕在无解的旋涡
里，所以，人们就自己制定规则政策法
律来约束人心、疏导社会，而这些规则
政策法律，不正是我们在作答几何习
题时，经常用到的辅助线？

看来，用数学思维纲举目张，终能
将造化万类一网打尽！

可惜我自小数学便学得很差，到高
中数学学得更烂，文科生对微积分一类
知识没机会深造理解，所以不能把高等
数学也翻译成变幻沉浮的人生。

不知用高等数学能不能观照更多
人生谜团？每念及此，竟使我产生人
生深处成谜的幽思与恨憾！

不少人说，上学时总觉学语文没
用，参加工作才知道很少用到的是数
学。奇怪的是，已鬓染霜雪的我，却
越来越喜欢把数学引入求解人生的
参数。

忽然想起王维的一句诗：“中岁颇
好道。”又想起屈原的一句诗：“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人生几何，有许多无解；世事难
料，有许多成谜。唯有求索之趣，会让
寻求内在超越的我们自得其乐，乐在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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